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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
发动反革命事变，琼崖大地陷入血雨
腥风。琼崖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
命力量受到残酷镇压。但是，琼崖共
产党人没有被吓倒。同年6月，中共琼
崖地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紧急会
议，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毅然决定
转向武装斗争。

“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反
革命的血腥屠杀。”这是琼崖党组织在
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1927年9月
23日，椰子寨战斗打响了琼崖武装总

暴动的第一枪。
这一天，杨善集、王文明等率领讨

逆革命军，向嘉积外围的椰子寨发起进
攻。战斗异常激烈，杨善集、陈永芹两
位优秀指挥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杨善
集牺牲时年仅27岁。

椰子寨战斗虽然未能全胜，但它揭
开了琼崖武装斗争的序幕。9月23日，
后来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
人民军队的诞生日。从此，琼崖人民有
了自己的武装，有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
治的利器。

此后，琼崖党组织在各地发动武装
暴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
12月，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继
海陆丰之后华南地区又一个县级红色
政权。以乐会四区为中心的琼崖革命
根据地基本形成，土地革命轰轰烈烈
开展起来，“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第一
次在琼崖大地上变为现实。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
顺的。

1928年 3月，国民党广东当局派
蔡廷锴率部4000余人渡琼，对琼崖革

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只有1400余人。
面对强敌，琼崖军民奋起抵抗。

同年 5月，冯平等领导人在战斗
中相继被捕、英勇就义。冯平临刑前
凛然答道：“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
官而是要革命，除非太阳从西边上
来，否则休想我改变信仰。”他高唱
《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走向
刑场。

琼崖第一次反“围剿”失败了，但革
命的火种没有熄灭。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
琼崖革命军民在敌人封锁“围剿”的残酷环境中坚持武装斗争——

红旗不倒

今年是中共琼
崖一大召开100周
年。100 年前，琼
崖革命的火种悄然
点燃。从 1927年
大革命失败的腥风
血雨，到1939年日
军铁蹄踏上琼岛，
琼崖共产党人带领
人民群众，在孤岛
上进行了一场艰苦
卓绝、气壮山河的
斗争，书写了一部
“红旗不倒”的壮丽
史诗。

今天，我们回
望那段烽火岁月，
追寻那面始终高高
飘扬的红旗。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1939年2月10日凌晨，日军在琼山
县天尾港强行登陆，海口、府城相继沦
陷。琼崖大地陷入日寇铁蹄的蹂躏之
下。此时，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
——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
队，刚刚在云龙墟改编成立不到三个月。

这支由300多人组成的队伍，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琼崖人民抗日武

装。改编暨誓师抗日大会当天，云龙
墟热闹非凡，上万名群众前来祝贺。

“抗日先锋”“人民救星”的锦旗挂满一
路，爆竹声、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
霄。冯白驹代表独立队庄严宣誓：决
不辜负琼岛同胞的期望和重托，誓死
抗日，保卫琼崖。

日军登陆当日上午，独立队第一

中队奉命赶到潭口渡口阻击敌人。80
多名战士在渡口东岸据险扼守，面对
日军的飞机轰炸和疯狂扫射，他们沉
着应战，顽强阻击，一直坚持到黄昏才
奉命撤出。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琼崖抗
日第一枪，虽然规模不大，但它向全琼
人民宣告：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真正抗

日的队伍！
此后，独立队在琼崖特委的领导

下，迅速发展壮大。从 300 多人到
1000多人，再到后来的7700多人，琼
崖独立总队（后改称独立纵队）成为华
南地区一支重要的人民抗日武装。他
们以血肉之躯，在琼崖大地上筑起了一
道抗击日寇的“钢铁长城”。

从血泊中站起 武装斗争的起点

母瑞山上杜鹃红 最艰苦的坚守

1928 年底，琼崖革命转入低潮。
王文明审时度势，率领600余人向母
瑞山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母
瑞山位于定安县南部，山高林密，地
势险要，易守难攻。在这里，琼崖共
产党人开启了最为艰苦卓绝的岁月。

1929 年 2月和 7月，特委机关在
海口遭破坏，官天民、黄学增等牺
牲。危急关头，冯白驹提议召开各县
县委领导人联席会议。同年8月，内
洞山会议召开，重建了琼崖特委领导
核心，因王文明重病在身，提议冯白
驹主持特委工作。这次会议从危机
中挽救了琼崖党组织，确立了“以农

村为基地”的斗争方针。
1932 年 7 月，国民党陈汉光部

3000 余人渡琼，对琼崖革命根据地
发动第二次“围剿”。面对强大的敌
人，红军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
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冯白驹、符明经
等带领100余人，再次退入母瑞山。

这是琼崖革命史上最为艰苦的
岁月。敌人严密封锁了每一条山路，
100 多名干部战士被困在深山密林
中。粮食吃光了，就挖野菜、采野果、
捞青苔、抓鱼虾充饥。一种叫作“革
命菜”的野菜，叶嫩柄脆，成了他们赖
以生存的主粮。没有盐、没有油，许

多人患上夜盲症和水肿病。
住宿也没有固定地点，今天睡在

山坑石洞里，明天又宿在密林之中。
夏天日晒雨淋，冬天寒风刺骨，他们
仅有的衣衫破烂不堪，几个人偎依在
一起取暖。火柴用光了，就学古人钻
木取火。就是在这样常人难以想象
的困境中，这支队伍没有一个人逃
跑，没有一个人叛变。

饿死，病死，战死。到1932年底，母
瑞山上1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26人。

冯白驹经常坚定地对大家说：
“革命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只
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到底，就一定

能够取得胜利。”
晚上，他们围坐在一起，听王业

熹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冯白驹
带头演唱琼剧。歌声、笑声、笛声在
深山密林中回荡。26个人，像 26颗
革命火种，燃烧在母瑞山的密林深
处。

1933年 4月，冯白驹等人突围下
山。遗憾的是，突围中牺牲了一人，
最终25人活了下来。当他们与坚持
琼文斗争的同志会合时，琼崖革命出
现了新的转机。母瑞山的艰苦岁月，
保存了琼崖党政领导核心和骨干，使
革命火种不灭、红旗不倒。

云龙改编举大旗 团结抗日的中流砥柱

“

日军占领琼崖后，烧杀抢掠，无恶
不作。据不完全统计，6年多沦陷期间，
琼崖军民伤亡达56万余人。但是，琼
崖儿女没有屈服。

在琼文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与子
弟兵并肩作战。道崇乡抗日民主政府
几任乡长先后被敌人杀害，一个倒下
去，又一个接上来。

咸来乡被日军划为“无人区”，乡干
部和群众几乎被杀光，已经参军在部队
的王位春奉命返乡担任乡长，在极度困
难中带领幸存群众坚持斗争。

革命母亲云四婆，把两名伤员藏在

家中地洞里。日军毒打她，逼她交出，
她忍痛同敌人斗争，保护了伤员的安
全。她多次受刑不屈，把所有革命同志
都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

被誉为“革命母亲”的还有许远源，
她的家成了接待革命人员的堡垒户，敌
人两次烧了她家房子，她就在六连岭脚
下盖间草房继续干，被群众亲切地称为

“红军妈”。
海外华侨同样心系家乡。1939

年，245名琼侨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
破日军海陆封锁线，组成回乡服务团
返琼参战。总团长符克在1940年与

国民党谈判团结抗日时被顽固派杀
害，年仅25岁。他在牺牲前曾写道：

“困难愈大，愈要我们努力去克服，牺
牲愈多，愈要我们坚决去担当。”服务
团的团员们继承烈士遗志，继续战斗
在抗日最前线。

在战场上，琼崖独立纵队与日军作
战2200余次，毙伤俘日军、伪军5500
余人。

1943年8月，黎族苗族同胞在王国
兴领导下发动白沙起义，反抗国民党顽
固派的残酷统治，主动寻找共产党，成
为琼崖革命史上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

从1939年到1945年，琼崖儿女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挺起民族的脊
梁，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

“钢铁长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琼崖军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

回望百年，从椰子寨的枪声到母瑞
山的篝火，从云龙改编的誓师到抗战胜
利的欢呼，琼崖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用
鲜血与生命诠释了什么叫“红旗不倒”。

这面红旗，是信仰的旗帜，是奋斗
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在中共琼崖一
大召开10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
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更是为了从那段
烽火岁月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红旗所指，心之所向。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

全民抗战铸铁壁 琼崖儿女卫家园


